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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对李敬宇来说，有特别的

意义：今年的这天是他的本科毕业典礼；去

年的此日，他所在的黑白剧社举行建社 30

周年纪念活动。

高个，方脸，胡茬，粗眉，

有些黑的皮肤，有点乱的

卷发，稍显羞怯的眼神

和始终谦和的笑容，

这个来自山东聊城的

大汉给人的第一印象

常常是憨厚耿直。

“大二疫情暴发那

段时间是我最重要的转

折点吧，”敬宇说，“之后的路，

全是沿当时的方向走下来的。”

未来像无法阻挡的火车
我爬上车头去到想去的地方
这个浙大00后，毕业赴剑桥读研

林丽盈是浙大城市学院广播电视学的大四

毕业生，“我每年年初都会立一些小目标，比如

拿奖学金、去献血、看日出、支

教、写自己创立的公众号

的推文、录 vlog”，林丽

盈用“充实”这一关键

词形容她的大学四

年。

“我喜欢在备忘

录里写一写日记，刚进

大学时我觉得创立公众

号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她

向我解释了创立公众号的理由。当我进入她的

个人公众号，一篇篇推文的题目字眼间静静地

流淌着温柔。她最近更新的两篇推文题目是

《像鸟儿飞往你的山》《于是我们勇敢迈向新生

活》。

去西湖看日落，跟朋友一起野餐，跟好朋友

一起给对方互相染红发——“因为我跟她都是

比较内敛的人，不太会去染比较出挑的颜色，于

是我们就约定毕业一起染！”

临近毕业的一个晚上，林丽盈按照计划下

单了染发剂，尝试后发现染发效果出乎意料地

棒。“尼采曾说，每一段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

生命的辜负，”林丽盈觉得，她还有很多想做的

没有完成，想借着毕业这个契机，拥有以前不曾

拥有过的体验。

“毕业的每一个任务都像被按了快捷键，一

直在不停地前进前进，人还没回过神来，就发现

我已经毕业了”，她感叹道。林丽盈的毕设选择

了纪录片的形式，她和另外两位同专业的同学

组队完成了纪录片《游》。剪辑整个过程持续了

整整一个月，到最后他们足足剪了 4 个版本。

她说：“那个过程我会铭记一辈子，毕设是我在

那个当下能完成的最好的作品”，全力以赴，便

不后悔。 钱橙计划通讯员 杨佳妮

毕业了，做件很酷的事吧
这个杭州女孩鼓起勇气染了红发

毕业啦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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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橙计划通讯员 俞盈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敬宇从大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出国读

研，尽管由于疫情防控措施的种种调整，他没有

一次能出国研学的机会，但是他还是早早地按

照预期收集各种资料，计划自己未来的科研之

路：首先是选择自己热爱的生物信息领域，然后

是顶尖的学者、依托的学校平台。就这样，他瞄

准了一位课题匹配、水平卓群的英国剑桥大学

教授作为自己的理想导师。敬宇形容那种感觉

为“一见钟情”。

凑巧的是，在他确定了理想导师的当天，自

己所在的组群里就发布了这位导师线上讲座的

消息。“我在一周内把他所有的论文都看完了，在

会议上提出了几个有见地的问题，他欢迎我通过

邮件交流。”敬宇说道。2021 年 4 月起，他正式

加入教授的实验室参与项目——尽管一切都通

过电子邮件、视频通话或其他线上渠道进行。

与生物信息领域欧洲顶尖的学者相遇，这

是一个自然的巧合：他待过六七个实验室，研究

的课题始终围绕着自己最感兴趣的主线，与理

想导师的契合其实是努力积淀而得的“命中注

定”。

“未来就像一列无法阻挡的火车，”他抬起

头说道，“但是我爬上车头开到了想去的地方。”

在大学本科的最后一个学期，敬宇开始健

身，一个月瘦了十多斤。他拎了拎身上印着莫

奈油画的 T 恤：“这是一个月前买的，现在都撑

不起来了。”五月份，他排练毕业戏《第十二夜》

时，牛仔背带裤胸口的卡扣偶尔还会被弹开。

憨厚、深情的安东尼奥——这或许是他人生最

后一次上台表演。大四这一年重回舞台，演的

戏都是他第一年进剧社看大家排的戏。

大学的故事收尾，似乎尘埃落定、前程似

锦，大家笑称他是“西方浙大的博士”（浙大曾被

李约瑟赞为“东方剑桥”）。但对于跨过半个地

球后的生活，敬宇还有些不确定，比如健身与科

研如何平衡。

规划未来，去剑桥追梦规划未来，去剑桥追梦

剧社演出剧社演出

2020年的春夏，被疫情改变的生活让敬宇

回想起自己的高中：每天的运动量就是下楼吃

三餐饭跑三趟楼梯。

生活是苦的。一个人的学习往往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生活重复，缺乏交流，一向乐观的敬

宇也承认那些日子过得有些灰暗空虚，增长的

体重也让自己陷入了自卑与怠惰的恶性循环。

他回想自己此前在学校的生活，似乎也有些苦

中作乐的意味——

大一刚分专业时，敬宇就兴致勃勃地加入

了实验室，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那些枯燥重复

的实验，便慢慢下决心摸索从农学跨向生物信

息的学习路径，尽管这一条路很难。

在校园生活里，他加入剧社后尤其喜欢看

戏，尽管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一千元，也要先拿

出钱来跑进剧场，剩下的一两百才交给白米饭，

偶尔再向妈妈讨一些咸鸭蛋。

然而，当敬宇刚刚与生物信息领域的学长

学姐熟络起来，刚刚积累了鉴别好戏与烂剧的

经验，一个“悠长假期”意外来临，他的生活轨迹

从努力登上新台阶变成了每天重复三趟旧台

阶。

但“再灰暗的时候也不能浪费时间”。他决

定去做点什么，比如至少还能去学车。每个要

练车的日子，他会随身带上打印好的论文。在

练车场里孤独学习的同时，敬宇也慢慢能够在

线上的组会中参与讨论。教授开始让敬宇尝试

负责分支的项目，不过，现在看来一两天能够解

决的问题，当时的他花了三四个月。

“一个人在家学，毕竟能力还是有限，各

种条件也都不太适合。”敬宇感叹道，“我能够

理解为什么大家容易在封闭的时期碰到心理

问题。”

大三学期初，当他走进剧社的排练厅，再次

见到伙伴时，大家看着这个明显横向发展的大

汉——体重增加了 20 多斤，迟疑地问了一句：

“你是李敬宇吗？”

事实是，由此他开始成为现在的李敬宇。

苦中作乐，一个孤勇者苦中作乐，一个孤勇者

在学校拍摄毕业在学校拍摄毕业

写真的林丽盈写真的林丽盈

李敬宇李敬宇


